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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构效应研究

———基于生产长度和嵌入位置视角

周玲玲，张恪渝

摘　要：本文运用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与生产分解模型的嵌套链接，构建了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嵌入

位置两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评估了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构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美国税改将延伸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生产长度，缩减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生产长度。第二，美国减税将增进中国上

游度与下游度，美国呈相反态势。第三，美国税改对中国的纺织业、汽车业及电子业的生产长度均有促进作

用，而对美国这三大行业的生产长度均有抑制效应。第四，中国的纺织业、汽车业与电子业的嵌入位置均有

所增长，而美国这三大产业则有所减弱。总体而言，特朗普减税缩减美国生产长度，减弱其全球价值链嵌入

位置，却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延伸，推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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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签署了 《减税与就业法案》，该法案被称为 “近３０年来
美国最大规模减税计划”。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减税政策势必波及中国乃至世界经
济［１］［２］［３］［４］。众所周知，经济体任意生产环节的波动冲击将触发全球生产网络格局联动反应，即产
生国际经济学中的 “瀑布效应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而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愈发增强
了世界经济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面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与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严峻国际形势
考验，首先，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次，美国减税如何影响全球价
值链嵌入位置？最后，中国如何积极应对特朗普减税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塑效应及特朗普减税对中
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启示，上述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亟待解答。
简言之，上述问题的量化测度大致可归纳为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两个维度。一般而言，全球价

值链生产长度指全球范围内的序贯生产中增加值引致产出的次数，表征全球价值链拓扑生产网络的
复杂程度［５］［６］。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平均传递步长则能有效表征生产网络的复杂程度。特别地，全
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测度与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的经济涵义与测度方法存在显著差异。已有文献
主要侧重从垂直专业化测度、贸易增加值分解、生产长度分割、上下游指数测算等视角深入考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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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问题［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本文还与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影响的文献高度关联。美国减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备受

学术界关注。现阶段，关于美国税改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定
性研究。部分学者着眼于美国减税法案的实施动因、制约因素及法案特点等视角，详尽阐释美国税
改的经济效应［２］［１７］［１８］［１９］。第二，定量研究。部分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运用理论模型模拟美国税
改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效应，如借用标准ＧＴＡＰ模型量化评估特朗普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２０］［２１］。还
有部分学者则更关注微观层面［４］［２２］。但梳理已有文献发现，鲜有文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和嵌入位置视角研究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弥补上述研究的空白，探讨
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的影响。
鉴于此，为深度解构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格局的影响，本文将借鉴 Ｗａｎｇ等的生产分解

模型 （后文为方便论述，简记为 ＷＷＹＺ），并借鉴其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及上下游度等指标，但
其不足之处在于该模型仅能够依据历史已有数据进行分解，无法有效展示政策效应的评估测度。而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ＴＡＰ）能够进行贸易政策效应评估，却无法直接解构增加值贸易变动。相较
以往研究，本文边际贡献在于：其一，理论假说。本文从全球生产格局出发围绕美国税改对全球生
产格局的影响提出两大理论假说。其二，模型链接。本文尝试综合标准ＧＴＡＰ模型与生产分解模
型各自优势，运用了两大模型的有效嵌套连接，以定量评估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格局的重塑
效应。其三，研究视角。本文着眼于生产分割视角，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维度，构建了
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指标体系与嵌入位置指标体系，揭示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格局的影响效
应，提供中美经贸关系研究崭新视角，并为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局、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
供一定参考意义。
后续结构安排大致如下：第二部分，理论假说与指标体系，着力阐释美国税改影响全球生产格

局的理论假说，并介绍了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和嵌入位置指标体系；第三部分，理论模型部分，阐
述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ＴＡＰ）、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及两大模型的链接方案；第四部分，模拟结
果阐释，基于国家层面与行业层面，分别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这两方面诠
释特朗普税改的政策效应；第五部分，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二、理论假说与指标体系

本部分主要提出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网络格局的理论假说及量化指标。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
性已成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美国税改政策已逐渐引发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美国作
为世界生产格局中重要的经济体，长期位居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地位①。

（一）理论假说
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必然引致国际要素格局的重新配置，

跨国公司重塑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具体而言，美国特朗普减税政策的税改效应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
面：一方面，从居民视角而言，降低居民个人所得税，提高美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促进美国国
内进口需求；另一方面，从企业视角而言，减免企业所得税，释放美国国内企业活力，吸引大量资
本与人力资源流入美国企业，提振美国企业生产力水平，增强产品出口竞争力。但美国进口与出口
同时增加，两者具体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格局变化以致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美国税改到底如何
牵动全球生产分工的波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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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理论上讲，伴随全球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增加值贸易增强了世界经济格局产生联动效应［１３］［２３］。
事实上，全球价值链每一生产环节的波动牵制其他部分发生联动效应，甚至波及全球生产格局。根
据Ｋｏｏｐｍａｎ等将出口贸易增加值解构为：出口贸易蕴含被国内吸收的增加值 （ＶＡＸ ＿Ｇ）、出口贸
易返回的国内增加值 （ＲＤＶ）、出口贸易蕴含的外国增加值 （ＦＶＡ）和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增加
值 （ＰＤＣ）四大部分。以美国为例进行详细解释，假若美国税改导致美国出口贸易 （Ｅｘｐｏｒｔ）发
生变化，则直接引致出口贸易蕴含被国内吸收的增加值 （ＶＡＸ ＿Ｇ）、出口贸易返回的国内增加值
（ＲＤＶ）、出口贸易蕴含的外国增加值 （ＦＶＡ）和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增加值 （ＰＤＣ）四部分增
加值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且对不同增加值部分的传导强度截然不同。这表明一国出口贸易变化
不仅仅作用于本国贸易增加值，也将对直接进口国增加值、第三国增加值产生一定程度的联动效
应。简言之，在全球网络化分工体系下，国际生产分工越细化、生产网络的复杂程度越高，则经济
政策的不确定性通过增加值贸易对不同经济体的波及程度越深。
基于上述阐释，我们得到理论假说１：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越复

杂，经济生产复杂程度越高，则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全球生产格局的波及程度越深。
全球价值链日益深化促使世界各国利益在生产链条中呈现不均匀分布，所谓的全球价值 “链”

则呈现为由中心向外围辐射的轮辐状［２４］［２５］。诸多学者依据生产阶段中供应链的位置特征将全球价
值链划分为不同的形状：第一， “蛛网形”全球价值链，即在特定阶段购买世界各地 （形似 “蛛
网”）的前一阶段的产出构成中间投入品，形成了 “蛛网形”生产聚集群。第二，“蛇形”全球价值
链。基于生产过程理解，在 “蛇形”价值链中，由一个生产阶段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每个生产环节
的增加值都包含在加工商品中且蕴含于下一生产阶段，生产过程类似于蛇形图案。Ｊｏｈｎｓｏｎ等构建
了一个两生产阶段的具有 “蛇形”生产结构特征的Ｅａｔｏｎ－Ｋｏｒｔｕｍ模型［２６］。Ａｎｔｒàｓ等模型中指出制
造业呈 “蛇形”结构特征［２７］。第三，“蛛网－蛇形”全球价值链，即国际生产分工应是 “蛛网形”和
“蛇形”的混合体，即 “蛛网－蛇形”［２８］［２９］。在 “蛛网－蛇形”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一国的生产过程被
细化为多个生产工序，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在空间格局上进行了要素优化配置。事实
上，Ｗａｎｇ等明确指出，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有效分解剥离了进口品增加值的来源和出口品增加值
的最终去向。那么，在纷繁复杂的生产网络中，全球生产分工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在于
以下两点：第一，跨境生产分割细化了生产阶段，而政策效应则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生产路径传导，
并在不同生产阶段与生产结点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第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经济体 （节点）位
居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强弱，直接关系政策传导溢出效应的强弱程
度。通常而言，经济体位居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越重要，则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深；相应地，不
同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关联程度越高，则经济政策的溢出程度也越强。
基于上述阐释，我们得到理论假说２：不同经济体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而不同节

点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与不同节点之间连接强弱程度则直接波及全球生产网络格局，同时也将通
过折返回路影响本国的贸易增加值。
鉴于上述理论假说阐释可知，一个经济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通过错综复杂的全球生产网

络对不同经济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而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及其与贸易伙伴的关联
程度的强弱，则直接影响到外溢效应的高低。那么，后文将运用标准ＧＴＡＰ模型与增加值贸易分
解框架的有效衔接，分别从前向分解和后向分解来印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税改政策
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主要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刻画中美在全球生产格局的生产长度
和嵌入位置，以印证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影响效应。

（二）指标体系
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指标。主要根据 ＷＷＹＺ基于生产长度和上游度指数刻画经济周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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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法，将总生产长度 （ＴＰＬ）分解为纯国内部分的生产长度 （ＰＬ＿Ｄ）、传统贸易生产长度
（ＰＬ＿ＲＴ）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生产长度 （ＰＬ＿ＧＶＣ）三大部分。其中，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生产
长度又可分为简单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ＰＬ＿ＧＶＣ＿Ｓ）与复杂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ＰＬ＿ＧＶＣ＿Ｃ）。
此外，ＷＷＹＺ可分别从前向与后向进行分解，因此每一个小部分均可继续分为前向分解和后向分
解 （如表１所示）。其中，ｖ表示前向分解，ｙ表示后向分解。

表１　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ＴＰＬｖ 总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ＴＰＬｙ 总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ＰＬｖ＿Ｄ 纯国内部分的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ＰＬｙ＿Ｄ 纯国内部分的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ＰＬｖ＿ＲＴ 传统贸易的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ＰＬｙ＿ＲＴ 传统贸易的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ＰＬｖ＿ＧＶＣ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ＰＬｙ＿ＧＶＣ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ＰＬｖ＿ＧＶＣ＿Ｓ 简单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ＰＬｙ＿ＧＶＣ＿Ｓ 简单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ＰＬｖ＿ＧＶＣ＿Ｃ 复杂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前向分解） ＰＬｙ＿ＧＶＣ＿Ｃ 复杂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后向分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ＷＹＺ （２０１７ｂ）整理而得。

２．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传递步长的进一
步核算，以期阐述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重塑效应。基于此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标
体系 （如表２所示）。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可知总产出Ｘ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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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
Ｙ１１　∑

Ｇ

ｒ
Ｙ２２　…　∑

Ｇ

ｒ
Ｙｇｇ）′

Ｘ＝ （Ｉ－ＡＤ）－１ＹＤ＋（Ｉ－ＡＤ）－１　Ｅ＝ＬＹＤ＋ＬＥ ＝ＬＹＤ＋ＬＹＦ＋ＬＡＦＸ （２）
因此，以前向分解为例，整个生产过程国家ｓ部门ｉ对国家ｒ部门ｊ出口贸易中蕴含的直接或

间接增加值为：

δｓｒｉｊｖ
ｓ
ｉｙ
ｒ
ｊ＋ｖ

ｓｒ
ｉｊａ

ｓｒ
ａｊｙ

ｒ
ｊ＋ｖ

ｓ
ｉ∑

Ｇ

ｔ
ａｓｔｉｋａ

ｔｒ
ｋｊｙ

ｒ
ｊ＋… ＝ｖ

ｓ
ｉｂ
ｓｒ
ｉｊｙ

ｒ
ｊ （３）

δｓｒｉｊ ＝
１，ｉ＝ｊ　ａｎｄ　ｓ＝ｒ
０，ｉ≠ｊ　ｏｒ　ｓ≠烅
烄

烆 ｒ
式 （３）写作矩阵形式，如式 （４）：

Ｖ^Ｙ^＋Ｖ^ＡＹ^＋Ｖ^ＡＡＹ^＋… ＝Ｖ^（Ｉ＋Ａ＋ＡＡ＋…）Ｙ^ ＝Ｖ^（Ｉ－Ａ）－１Ｙ^ ＝Ｖ^ＢＹ^ （４）
全球价值链递归序贯生产如式 （５）：

Ｖ^Ｙ^＋２Ｖ^ＡＹ^＋３Ｖ^ＡＡＹ^＋… ＝Ｖ^（Ｉ＋２Ａ＋３ＡＡ＋…）Ｙ^ ＝Ｖ^（Ｂ＋ＡＢ＋ＡＡＢ＋…）Ｙ^ ＝Ｖ^ＢＢＹ^
（５）

因此，生产长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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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ｖｙ＝Ｖ^ＢＢＹ^

Ｖ^ＢＹ^
（６）

ＰＬｖ＝ＸｖＶａ ＝
Ｖ^ＢＢＹ^ｕ′

Ｖ^ＢＹ^ｕ′
＝Ｖ^ＢＢＹ^

Ｖ^ＢＹ^
＝Ｖ^ＢＸ

Ｖ^Ｘ
＝Ｘ^－１　ＢＸ ＝Ｘ^－１　ＢＸｕ′＝Ｈｕ （７）

基于前向分解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为：

ＰＬｖ＿ＧＶＣ ＝Ｖ^
（ＢＢ－ＬＬ）Ｙ^

Ｖ^（Ｂ－Ｌ）Ｙ^
＝Ｖ^

（ＬＬＡＥＢ＋ＬＡＥＢＢ）Ｙ^

Ｖ^ＬＡＥＢＹ^
（８）

鉴于后向分解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前向分解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沿袭 Ｗａｎｇ等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的定义，计算公式如下：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 ＝
ＰＬｖ＿ＧＶＣｓｉ
ＰＬｙ＿ＧＶＣｓｉ

（９）

其中，ＰＬｖ＿ＧＶＣｓｉ表示基于前向联系的国家ｓ部门ｉ的生产长度，ＰＬｙ＿ＧＶＣ
ｓ
ｉ 表示基于后向

联系的国家ｓ部门ｉ的生产长度。而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下游度分别基于不同参照端来定义。具体
而言，前向关联是指距离最终需求的距离，后向关联是离所有产品部门的初始投入 （增加值）端的
距离，因此，基于上游度与下游度考量一国及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结果会出现不一致。相比
于Ｆａｌｌｙ的单一上游度的衡量，Ｗａｎｇ等测算的上下游度比值作为某一国家／经济体或某一部门在全
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表征，能够更好刻画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情况［３０］。特别地，Ｏｏｓｔ－
ｅｒｈａｖｅｎ等指出，传统ＡＰＬ仅仅能够刻画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 ＡＰＬ，无法有效回答跨国的产业部
门之间的ＡＰＬ［６］［３１］。但 ＷＷＹＺ构建的平均传递步长能够有效克服该缺陷，给出经济系统中任意两
个经济体任意两部门之间的ＡＰＬ。
鉴于后向分解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前向分解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表２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ＡＰＬ＿ｆ 前向分解的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ｂ 后向分解的平均传递步长

Ｐｏｓ＿ｕｐ 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位置指数

Ｐｏｓ＿ｄｏｗｎ 全球价值链下游度位置指数

Ｐｏｓ＿ＡＰＬ 基于平均传递步长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Ｐｏｓ＿ＴＰＬ 基于总传递步长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ＷＹＺ （２０１７ｂ）整理而得。

三、理论模型

（一）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ＴＡＰ）是由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在国际贸易、

能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家机构和各
国政府研究问题的重要政策模拟评估工具。ＧＴＡＰ模型除能考察传统ＣＧＥ模型研究的问题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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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定量评估关税削减、贸易补贴政策及区域贸易协定等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效应。标准

ＧＴＡＰ模型的基本框架如图１所示［３２］。

图１　标准ＧＴＡＰ模型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Ｈｅｒｔｅｌ（１９９８）。

（二）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
在国际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下，增加值贸易解构成为测度国家间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策略。本文

沿袭 Ｗａｎｇ等对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定义，即国家或行业 （部门）层面的国内生产所创造的增加
值去向和国内生产所使用的增加值来源，以此定义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分解和后向分解。Ｗａｎｇ等构
建了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框架，分别对国内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去向 （前向联系）和国
内生产所使用的增加值来源 （后向联系）进行分解。该理论框架将国家 （部门）层面的生产活动划
分为纯国内增加值、传统贸易增加值、简单ＧＶＣ活动增加值及复杂 ＧＶＣ活动增加值等四部分。
具体地，前向分解：追溯增加值流向则根据 ＷＷＹＺ对国家层面 （ＧＤＰ）或部门层面 （增加值）进
行ＧＶＣ前向解构，如式 （１０）：

Ｖａ′＝ＶＡ ＿Ｄ＋ＶＡ ＿ＲＴ＋ＶＡ ＿ＧＶＣ＿Ｓ＋ＶＡ ＿ＧＶＣ＿Ｃ （１０）
后向分解：依据增加值来源将国家层面或部门层面的最终产品进行ＧＶＣ后向解构，其分解模

式同前向分解，如式 （１１）：

Ｙ′＝ＦＧＹ＿Ｄ＋ＦＧＹ＿ＲＴ＋ＦＧＹ＿ＧＶＣ＿Ｓ＋ＦＧＹ＿ＧＶＣ＿Ｃ （１１）
借鉴 ＷＷＹＺ的对一国ＧＤＰ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解构原理的剖析，后文将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的前向分解与后向分解进行对比分析 （如表３所示）。式 （１０）与式 （１１）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所创
造的增加值去向 （前向分解）和国内生产所使用的增加值来源 （后向分解）。前向分解与后向分解
逐项涵义对比如表３所示。

（三）模型链接方法
本小节简单介绍如何链接标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ＴＡＰ模型）与 ＷＷＹＺ增加值贸易分解模

型的方法，以期解决标准ＧＴＡＰ模型无法量化分析政策冲击对全球生产格局的波及效应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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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球价值链前向分解与后向分解各项对照表

全球价值链分解部分 跨境次数／经济活动类型 增加值部分的具体内涵

第一部分 前向：ＶＡ ＿Ｄ 不跨境：国内生产 用于满足国内生产并在国内消费的产出增加值

后向：ＦＧＹ＿Ｄ 不跨境：国内生产 蕴含于满足国内生产并在国内消费的投入增加

值

第二部分 前向：ＶＡ ＿ＲＴ 跨境１次：传统贸易，不生产 用于传统贸易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后向：ＦＧＹ＿ＲＴ 跨境１次：传统贸易，不生产 蕴含于为满足生产经由传统贸易进口最终品

第三部分 前向：ＶＡ ＿ＧＶＣ＿Ｓ 跨境１次：中间品出口，生产 蕴含于出口中间品，用于进口国生产并最终在

进口国消费

后向：ＦＧＹ＿ＧＶＣ＿Ｓ 跨境１次：中间品进口，生产 蕴含于进口中间品，用于本国生产并最终在本

国消费

第四部分 前向：ＶＡ ＿ＧＶＣ＿Ｃ 跨境２次及以上：中间品出口，

生产

蕴含于出口中间品，返回本国被吸收或被第三

国吸收

后向：ＦＧＹ＿ＧＶＣ＿Ｃ 跨境２次及以上：中间品进口，

生产

蕴含于进口中间品，用于生产出口品的进口增

加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ＷＹＺ （２０１７ａ）整理而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数据模型匹配存在以下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ＧＴＡＰ　９．０数
据库最初构建的基础是世界各国投入产出表，但由于不同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差异迥然，实际上标准

ＧＴＡＰ数据库构建过程中需要经过数据核查、数据分割、ＲＡＳ调平等相关处理，故最终得到的数
据库与最初的投入产出表形式截然不同。而 ＷＷＹＺ分解的数据基础则是世界投入产出表，因此，
首先解决两大模型数据库的形式差异问题，借鉴 Ｍａｒｋ　Ｈｏｒｒｉｄｇｅ构建的ＧＴＡＰ数据与世界投入产
出表的转换方法。另一方面，标准ＧＴＡＰ数据库仅能展示不同贸易品在国家层面的贸易总量，无
法完全刻画进口品在进口国 （不同中间使用者和最终使用者）之间分配情况，而 ＷＷＹＺ分解的世
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格式必须基于描述不同贸易品在不同进口国家中的不同用户中的分配比例。相
较 ＷＷＹＺ而言，标准ＧＴＡＰ模型缺少一个进口品使用用户的维度。鉴于此，本文借鉴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９］、倪红福等［３３］构建蕴含次区域的全球投入产出表的固定比例分配系数方法。依此对上述两个
模型链接缺陷加以改进，即假定各国不同使用者间使用一种进口品的比例与其使用国产品生产使用
结构的分配比例相同。
本文基于上述假设并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将标准ＧＴＡＰ模拟前后的结果转换为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形式，以便于进行增加值贸易分解、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的核算；然后运用 ＷＷＹＺ的增加
值贸易模型分别从前向分解和后向分解解构；最终得到美国减税政策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的指标体系
的波动变化。依据上述模型链接方法，后文模拟测算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塑效应。

四、模拟结果阐释

（一）美国税改政策的情景设定
综观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研究，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分解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方法已被国内外学

者的认可［３４］［３５］。目前国际通用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主要有经合组织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 （Ｔｉ－
ＶＡ）、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 （ＥＯＲＡ）、日本亚洲所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 （ＡＩ－
ＩＯＴ）、亚洲开发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库 （ＡＤＢ）、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作为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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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ｓ）或贸易增加值研究的有效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均无法清晰展示政策冲击对
贸易增加值的影响［３６］。综上，一方面，ＧＴＡＰ基础数据库基于世界各国投入产出表构建而成；另
一方面，标准ＧＴＡＰ模型可以有效评估政策评估的经济效应，ＧＴＡＰ模型与数据库成为定量分析
美国税改政策的相对有效的模型与数据库［３７］。因此，依据研究问题进行如下处理步骤：
首先，合并基础数据：依据本文研究目的，将ＧＴＡＰ　９．０基础数据库涵盖的１４０个国家 （地

区）合并为９个国家 （地区），分别是中国、美国、欧盟、日韩 （日本和韩国）、澳新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东盟、印度、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５７个产业部门重新合并为２４个产业部
门，分别是大米产业、小麦产业、谷物产业、水果蔬菜产业、油菜籽产业、糖料作物产业、棉花
（植物纤维）产业、其他作物产业、畜产品产业、动物制品产业、奶及奶制品产业、食物制品产业、
羊毛业、林业、渔业、自然资源产业、动植物油脂产业、纺织业、非化工产业、金属冶炼及设备制
造业、汽车业、电子业、制造业、服务业。
其次，设定基准情景：在基准方案中，假定 ＧＤＰ、资本、人口和劳动力等变量是外生给定，

采用 Ｗａｌｍｓｌｅｙ递归动态的方法模拟设定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基准方案［３８］，数据主要来源于法国国际
经济研究中心 （ＣＥＰＩ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权威机构，递归更
新各国经济增长、资本、人口及劳动力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等宏观经济变量。
最后，设定政策情景：特朗普签署的最终版本税改法案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公司所

得税从３５％下调至１５％，个人所得税由３９．６％降低为３３％，据此设定相应的减税冲击。此外，假
定失业率与基准情景一致，实际工资可以灵活调整。故政策情景除减税冲击外，其他假设均与基准
情景保持一致。
基于上述情景设定及模型链接，下面将分别基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两个维度，并着眼于生产

长度和嵌入位置两个视角，阐述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塑效应。
（二）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重塑效应———国家层面
１．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重塑效应。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能够有效刻画全球价
值链生产的复杂程度，本小节主要阐释特朗普减税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重塑效应。
事实上，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大相径庭，且与美国的生产关联度强弱差异显著。因此，特朗

普减税对不同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影响截然不同 （如表４所示）。就美国而言，相对基准方案，
特朗普减税将会削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之间的生产长度，亦即美国在全球生产的复杂程度将有
所降低。就中国而言，相对基准方案，美国减税将促进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全球价值链总生产

表４　特朗普税改对总生产长度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层面 中国 欧盟 美国 日韩 澳新 东盟 印度 俄罗斯 其他

中国 １．３０８　 ０．７５４ －０．５６６　 ０．２３９　 １．６２８　 ０．８９６　 １．３３９　 １．５４５　 ０．３５８

欧盟 ２．０１２　 ０．３６２ －０．３４１　 ０．８７６　 １．３２２　 ０．９９０　 ０．８４３　 ０．９０３　 ０．４６６

美国 －０．３５９ －０．９９５ －１．８７４ －０．８３２ －０．２７４ －０．７７３ －１．１８２ －０．５２３ －１．１０３

日韩 ２．６３０　 １．８７６　 １．１０４　 ０．４１０　 ２．３２１　 １．４３８　 １．７３５　 ２．３５７　 １．６９１

澳新 １．５２２　 １．１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６２８　 ０．７３２　 ０．９１２　 ０．１６８　 １．２０８　 ０．７９３

东盟 １．４１９　 ０．３８３ －０．６９７　 ０．４１７　 ０．８７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９０７　 ０．１３０

印度 １．３５２　 ０．１８５ －０．８７８　 ０．５０６　 ０．９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１　 ０．６０７ －０．００７

俄罗斯 １．４５２　 ０．１１１ －０．８６０　 ０．３１９　 １．５０３　 ０．５１０　 ０．１４５　 ０．６６３ －０．３８５

其他 １．３４１　 ０．３８７ －０．７００　 ０．４７１　 １．０６３　 ０．５６５　 ０．３３０　 ０．７９８　 ０．０８４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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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延伸，即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的复杂程度会有所提升。就其他经济体而言，相对基准方案，特
朗普税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经济体生产长度的延伸。
特别地，中国、东盟、印度与美国之间的生产长度均有所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特朗

普减税直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形成资本的 “洼地效应”，吸引外资流入美国，促进企业生产规
模的扩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税改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回流，进而美国企业的国内生产长度延
伸，国外生产长度有所萎缩，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跨国生产的国外生产长度有所萎缩。相对而言，
美国与中国、东盟、印度的生产关联性较强，美国减税后大量企业回流，导致原来位居中国、东
盟、印度的生产直接被抽离，全球生产长度被瞬间切割，致使美国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有所削
减。此外，欧盟、日韩、澳新、东盟、印度等经济体与中国的生产长度均有所增长。究其原因，在
美国税改政策实施后，美国制造业回流将导致与美国贸易关联较强的经济体 （中国、日韩、澳新、
东盟、印度等）发生贸易转移甚至生产链转移，最终导致全球生产链长的延伸。
特朗普减税对不同经济体的双边ＧＶＣ生产长度影响截然不同 （如表５所示）。相对基准方案，

美国税改将会抑制美国与其他经济体双边ＧＶＣ生产长度，而增进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
生产长度。此外，日韩、澳新的价值链长度有所增长，但东盟、印度的价值链长度，除与美国有所
降低外，其余均有所增长。原因在于：美国大规模减税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导致大规模制造业
回流，美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条被迫缩减；此外，间接促进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
生产合作，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生产链长度有所扩张。

表５　特朗普税改对双边ＧＶＣ生产长度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层面 中国 欧盟 美国 日韩 澳新 东盟 印度 俄罗斯 其他

中国 ２．４３７　 ０．７５４ －０．５６６　 ０．２３９　 １．６２８　 ０．８９６　 １．３３９　 １．５４５　 ０．３５８

欧盟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９ －０．３４１　 ０．８７６　 １．３２２　 ０．９９０　 ０．８４３　 ０．９０３　 ０．４６６

美国 －０．３５９ －０．９９５ －２．１１６ －０．８３２ －０．２７４ －０．７７３ －１．１８２ －０．５２３ －１．１０３

日韩 ２．６３０　 １．８７６　 １．１０４　 ２．８９０　 ２．３２１　 １．４３８　 １．７３５　 ２．３５７　 １．６９１

澳新 １．５２２　 １．１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６２８　 ２．３２５　 ０．９１２　 ０．１６８　 １．２０８　 ０．７９３

东盟 １．４１９　 ０．３８３ －０．６９７　 ０．４１７　 ０．８７６　 ０．９５３　 ０．０１８　 ０．９０７　 ０．１３０

印度 １．３５２　 ０．１８５ －０．８７８　 ０．５０６　 ０．９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５７２　 ０．６０７ －０．００７

俄罗斯 １．４５２　 ０．１１１ －０．８６０　 ０．３１９　 １．５０３　 ０．５１０　 ０．１４５　 １．０５３ －０．３８５

其他 １．３４１　 ０．３８７ －０．７００　 ０．４７１　 １．０６３　 ０．５６５　 ０．３３０　 ０．７９８　 １．０３３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综上，美国特朗普税改对不同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截然不同。模拟结果显示，
特朗普税改将缩减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促进了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生产长度
的延伸，表明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将会造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对于与美国具有较
强生产关联性的经济体的经济将会受到极强的影响。

２．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重塑效应。特朗普税改对不同经济体全球价值链位置的
重塑效应如表６所示。本小节主要基于前向分解的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ｆ）、后向分解的平均传
递步长 （ＡＰＬ＿ｂ）、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指数 （Ｐｏｓ＿ｕｐ）、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指数 （Ｐｏｓ＿ｄｏｗｎ）、
基于平均传递步长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Ｐｏｓ＿ＡＰＬ）及基于总传递步长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Ｐｏｓ＿ＴＰＬ）进行阐述。
就美国而言，美国减税将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产生负面效应，前向平均传递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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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５）、后向传递步长 （－０．０２９）、基于平均传递步长核算的生产位置指数 （－０．０２６）与基于
总传递步长核算 （－０．０９４）均有所降低。模拟结果表明，特朗普税改不利于美国全球价值链的生
产发展。就中国而言，特朗普税改促进中国前向平均传递步长 （０．０２７）与后向平均传递步长
（０．０４３）的增长，促进中国上游度指数 （０．０６７）与下游度指数 （０．０４３）的攀升；但基于平均传递
步长核算的生产位置指数 （－０．００７）与基于总传递步长核算的生产位置指数 （－０．０１３）却有所降
低。就其他经济体而言，美国税改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差异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减税抑制了
东盟 （－０．００２）、印度 （－０．００６）的前向平均传递步长，同时东盟 （－０．００５）和印度 （－０．００９）
的上游度位置指数有所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与东盟、印度的跨国生产关系较为紧密，特
朗普减税将促进大量企业回流，促进美国的国内生产长度，降低美国的国外生产长度，由于 “瀑布
效应”的连锁反应将致使东盟与印度的前向生产长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表６　特朗普税改对不同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地区 ＡＰＬ＿ｆ　 ＡＰＬ＿ｂ　 Ｐｏｓ＿ｕｐ　 Ｐｏｓ＿ｄｏｗｎ　 Ｐｏｓ＿ＡＰＬ　 Ｐｏｓ＿ＴＰＬ

中国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欧盟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美国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４

日韩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澳新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东盟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印度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俄罗斯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其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上述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变化，阐释美国特朗普税改对全球
价值链的重塑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一方面，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所
抑制，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降低，且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有所减弱。从该意义上讲，该政策有效
契合了美国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另一方面，特朗普税改直接大幅降低美国国内的生产成本，
原本与美国生产关联性较强的中国及其他经济体被迫寻找新的合作伙伴，间接延伸了中国及其他经
济体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高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的复杂程度。

（三）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产业层面
１．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重塑效应。分行业看，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
的重塑效应异质性较强。本节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总生产长度 （如表７所示）与价值链生产长度 （如
表８所示）两个角度，阐释特朗普减税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重塑效应。选定汽
车制造业、电子产业和纺织服装业三大代表性行业，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诸多研究表
明，相比于其他制造业部门，纺织服装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产业作为全球价值链典型代表产业，
分别表征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故本文选定纺织业、汽车业、电子
业三个代表性产业。其二，中美两国在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纺织产业三大典型性产业的参与全球
价值链程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美国这三大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而中国汽车
产业主要以汽车零部件加工贸易为主，电子产业主要是加工组装装配，纺织产业是我国具有相对比
较优势的产业。接下来对三大代表性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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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特朗普税改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总
生产长度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地区 纺织业 汽车业 电子业

中国 ０．２４８　 ０．５７０　 ０．５８６
欧盟 ０．２２２　 ０．３４８　 ０．３８０
美国 －０．２６２ －０．２７１ －０．３２０
日韩 ０．６８４　 ０．５２４　 ０．６７４
澳新 ０．２３３　 ０．３８３　 ０．４２９
东盟 ０．１１２　 ０．３３６　 ０．３７５
印度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５　 ０．１３５
俄罗斯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２
其他 ０．１２８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４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１）总生产长度。特朗普税改对不同行业全球
价值链总生产长度的重塑效应如表７所示。特朗普税
改对中国纺织业、汽车业及电子业的生产长度均有促
进，分别增长０．２４８、０．５７０和０．５８６；对美国纺织
业、汽车业及电子业的生产长度均有抑制，分别降低

０．２６２、０．２７１和０．３２０。此外，研究发现，特朗普减
税对其他经济体三大产业的生产长度也有所促进，对
日韩、东盟、澳新的影响尤为明显。
由表７可清楚看出，汽车业与电子业受到的特朗

普税改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纺织行业。美国税改将对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产业影响较大，表明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越高则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越大。

（２）前向分解与后向分解。表８给出了基于前向
分解与后向分解视角下，特朗普税改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

表８　特朗普减税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地区
前向分解 后向分解

ＰＬｖ　 ＰＬｖ＿Ｄ　ＰＬｖ＿ＲＴ　ＰＬｖ＿ＧＶＣ　 ＰＬｙ　 ＰＬｙ＿Ｄ　ＰＬｙ＿ＲＴ　ＰＬｙ＿ＧＶＣ

纺织业 中国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欧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美国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日韩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澳新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东盟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印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俄罗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其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汽车业 中国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欧盟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美国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日韩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澳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东盟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印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俄罗斯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其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电子业 中国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欧盟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美国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日韩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澳新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东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印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俄罗斯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其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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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向分解来看，相对基准方案，特朗普税改抑制中国、美国、澳新、东盟和印度纺织业的全
球价值链长度，分别减少０．００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３和０．００２；促进了中国、欧盟、日韩、澳
新、东盟、印度及俄罗斯汽车行业的生产长度，分别增长了０．００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３；同时，特朗普减税促进了欧盟、日韩、澳新、印度及俄罗斯电子行业的生产长度，
分别增长０．００６、０．００９、０．００９、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８。究其原因，前向分解主要用于阐释 “我被谁用”
的问题。由于美国税改引致制造业回流，对中国、澳新、东盟等经济体的中间品进口需求削弱，导
致中国、澳新、东盟等经济体的前向分解的生产长度有所降低。
从后向分解来看，相对基准方案，（１）就纺织业看，特朗普减税促进中国纺织业全球价值链长

度的延伸，增长了０．００１，美国纺织业则降低０．００３。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价值链的
参与度相对较低，故美国税改对中国、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后向分解影响相对较小。（２）就汽车业
看，特朗普税改促进中国汽车业增进０．００１，却抑制美国汽车业降低０．００３。这是因为，汽车业的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对较高，美国税改将促进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抑制美国参与全球价值
链。（３）就电子业看，特朗普税改对电子行业影响较为显著，美国电子行业降低０．０３６。出现这种
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电子行业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较深的行业，美国减税很大程度上影响电
子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特朗普税改对不同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影响差异较大。其中，美国税改对中国与美国生产

长度的波及程度较大。而从行业视角来看，特朗普税改对电子行业影响最大，汽车行业次之，纺织
业影响程度最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有所不同。电子行业作
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

２．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重塑效应。特朗普减税对全球价值链不同行业嵌入位置
的重塑效应如表９所示。整体而言，中国的纺织业、汽车业与电子产业的不同价值链指标均呈现正
向变化；而美国的纺织业、汽车业与电子产业则呈现负向变化。其他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
差异显著。

就纺织产业而言，相对基准方案，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幅度相对较大。基于前向分解的
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ｆ）、基于后向的平均传递步长 （ＡＰＬ＿ｂ）、上游度指数 （Ｐｏｓ＿ｕｐ）、下游
度指数 （Ｐｏｓ＿ｄｏｗｎ）、基于平均传递步长的位置 （Ｐｏｓ＿ＡＰＬ）和基于总传递步长的位置 （Ｐｏｓ＿

ＴＰＬ）均有所降低，分别降低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１。从该意义上讲，特
朗普税改将极大削减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中国不同价值链位置指标则呈现为前向分解的平均
传递长度 （ＡＰＬ＿ｆ）与基于后向分解的平均传递长度 （ＡＰＬ＿ｂ）。
就汽车产业而言，相对基准方案，美国汽车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呈降低趋势。具体而言，美国

汽车行业的前向关联的ＡＰＬ与后向关联的ＡＰＬ 分别降低了０．００７、０．００２，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
指数分别降低了０．０１６、０．００３，基于ＡＰＬ与基于ＴＰＬ 全球价值链位置分别降低了０．００３、０．００５。
中国汽车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前向关联的ＡＰＬ与后向关联的ＡＰＬ 分别
增加了０．００４、０．００２，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分别增加了０．００９、０．００１，基于ＡＰＬ的全球价值
链位置与基于ＴＰＬ 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分别增加了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就电子行业而言，相对基准方案，中国电子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有所增长。具体而言，后向

关联的ＡＰＬ增长了０．００２，下游度位置增长０．００１，基于ＡＰＬ的全球价值链位置降低了０．００１。
美国电子行业的前向关联的ＡＰＬ降低了０．０１１，后向关联的ＡＰＬ降低了０．００３，上游度位置降低

０．０３６，下游度位置降低０．００１，基于ＡＰＬ的全球价值链位置降低０．００４，基于ＴＰＬ的全球价值链
位置降低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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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特朗普税改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相对基准方案）

国家／地区 ＡＰＬ＿ｆ　 ＡＰＬ＿ｂ　 Ｐｏｓ＿ｕｐ　 Ｐｏｓ＿ｄｏｗｎ　 Ｐｏｓ＿ＡＰＬ　 Ｐｏｓ＿ＴＰＬ

纺织业 中国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欧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美国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日韩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澳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东盟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印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俄罗斯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汽车业 中国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欧盟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美国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日韩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澳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东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印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俄罗斯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其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电子业 中国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欧盟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美国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日韩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澳新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东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印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俄罗斯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其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ＧＶＣ分解结果整理得到。

综观上述，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化，美国特朗普税
改对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聚
集地—美国，在 “世界制造”的全球生产链中的细微波动也将引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基于国家
层面来看，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所抑制，且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有所减弱；却促
进美国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中国、印度、日韩、东盟等经济体的生产长度延伸与生产位置的提升。基
于产业层面来看，美国税改抑制美国纺织业、汽车业及电子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复杂度，并缩短其全
球价值链长度；却将提升中国三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复杂程度，使其全球价值链位置有所提升。

五、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伴随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日趋复杂，如何实现我国经济贸易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面临国内外多重压力，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国
际形势变局，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本文运用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ＴＡＰ）与 ＷＷＹＺ方法的有效链接，构建了一系列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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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生产长度与嵌入位置的指标体系，系统评估了美国税改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效应。总体而言，
美国税改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看，特
朗普减税将削减美国与其他国家双边之间的生产长度，亦即美国在全球生产的复杂程度将有所降
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总生产长度的延伸。同时，特朗普减税将抑制美国纺织业、汽车业及电
子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复杂度及全球价值链长度，促进中国这三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并增
进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另一方面，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看，特朗普减税抑制美国全球价值链位
置，前向平均传递步长、后向传递步长、基于平均传递步长核算的生产位置指数与基于总传递步长
核算均有所降低，表明特朗普税改不利于美国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但会促进中国前向平均传递步长
与后向平均传递步长的增长，促进中国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的攀升。总而言之，美国减税将促
进中国、东盟、印度等经济体的生产长度的扩张，缩减美国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抑制美国
前向ＧＶＣ嵌入位置，却推进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给中国造成极大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发展营造了深度参与全

球价值链发展的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加工贸易大国，应着力提高中国产业部门的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不断提高在全球生产分工布局的核心地位；继续推进自贸区战略
实施，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不断强化与 “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合作，以积极应对重大国际形势变化；应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适当缓解要素市场扭曲配
置、着力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充分释放中小企业的活力，切实践行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以促进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
当然，本文仅为一个初步研究，还有诸多关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政策效应评估有待进一步研

究考察，诸如：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效应、人民币汇率对全球价值链的联动效
应、经济周期波动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效应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波及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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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玲，等：美国税改对全球生产格局的重构效应研究———基于生产长度和嵌入位置视角


